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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演讲原本于1932年6月17日在伦敦发表
确实有人对我们说，护教是不必要的。他们说：“圣经不需要辩护；让我们不要总是在为基督教辩护，而是让我们出去，充满喜乐地传扬基督教。”但是我观察到一个古怪的事实——当人谈论传扬基督教，不需捍卫基督教时，相当肯定的是，他们传扬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他们在传扬一种反智，不讲教义的现代主义，它不需要辩护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是完全向着时代随波逐流的。它就像沿着溪水漂流直下的木片，不激起一丝波澜。要坚持这样东西，人根本不需要坚持任何事情；他只需要漂流，自动地他的现代主义就会成为最受人认同，最受人欢迎的东西。有一件事情，是应当永远被基督教会牢记的，就是真正的基督教，现在是，一直是和属血气的人对立的，不进行不断抗争，就无法坚持。顺流直下的一块木片总是稳妥的；但在每一块石头周围，水总是冒泡躁动。指一位所有人都说好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给我看，我就会指给你们看见一个很有可能是对他的主不忠的人。
肯定的是，一个回避争论的基督教决不是新约圣经里讲的基督教。新约圣经充满了为捍卫真道所作的辩论。保罗的书信充满着辩论，无人能怀疑这点。但即使耶稣说的话，也是充满着辩论，要捍卫耶稣所说之话的实在性。“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岂不是一种人所周知的辩论方式，逻辑学家使之自成一类的辩论方式吗？耶稣讲的很多比喻在本质上是辩论性的。就连我们的主，他说话是大大带着从神而来的权柄，也确实屈尊俯就与人理论。新约圣经在每一处都无惧面对反对意见，把福音表明为一件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
几年前我和一群学生在一起，他们在讨论基督徒工作的方法。一位年纪较大，对学生工作很有经验的人，站起来说，按他的经验，除非你不再与人争辩，否则你是永远不能把此人争取过来，让他相信基督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是不以为然。
当然，单单辩论是相当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你可以与他辩论，从现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可以摆出最有力的论证，但除非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新生中那奥秘的，创造性的能力，否则一切都是徒劳。但有辩论还不足够，这并不必然表明辩论是没有必要的。有时候它能被圣灵直接使用，把一个人带到基督这里来。但更多是，圣灵是间接使用辩论。一个人听见对针对基督教信仰真理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回答，当他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他不为所动。但后来，也许很多年后，他的心终于被触动了：他知罪，他渴望得救。然而没有那被忘记得差不多的辩论，他是不可能相信，福音对他来说不会显为真实，他会仍落在罪中。然而，尽管情况如此，他很早以前听过的那个想法进入到他思想里面，基督教的护教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时候；路通了，当他相信的时候，他能够相信，因为他被改变，看到相信并不是与真理对立的一件罪。
有时，当我尝试提出论据（我承认我做得很糟），为我们主的复活，或者神的话语这一处或那一处是真理作辩护，在我讲课完毕之后，有人来找我，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们很喜欢这点，很受你为捍卫真道提出的论证打动；但问题是，我们都已经相信了圣经，那些真正需要这场演讲的人并不在场。”当人这样对我说话，我并没有大为不安。的确，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怀疑基督教真理的人来听我的讲课，但是如果他们不在场，我并不一定就认为我的努力就是完全白费。通过我的护教学讲座，我要做的不仅仅是——也许甚至不主要是——为了说服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反而我是在努力给基督徒——为人父母的基督徒，或者主日学老师——一些他们能够使用的资料，不是用来对付那些全力反对基督教的顽固的怀疑论者，而是用来对应他们自己的子女，或者他们课堂上的学生，对应这些爱他们，希望像他们一样成为基督徒，但因为听到从各方面而来的敌对声音就备受困然的人。
认为捍卫真道的用处只在于直接把在另一方激烈辩论的人立刻争取过来，这其实是对基督教护教学的一种狭隘认识。反而它最大的用处在于形成一种讲究理性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接受福音被看作不是与真理敌对的。司布真和慕迪在十九世纪后期面对的情形，和今天传福音的人面对的情形完全不同。他们当时面对的世界，在其中很多人从小就接受了基督教的信念，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认同基督教信仰的。今天相反，甚至在英格兰和美国，社会舆论一面倒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从青年时期开始就接受了一种观念，就是基督教的信念是过时和荒唐的。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是神更强烈呼吁下大力气，有学识地捍卫信仰的。
我相信更多思考的福音传道人正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有一段时间，在25年或30年前，当时福音传道人认为护教的基督徒的工作不是不信，就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说，有灵魂等着去被拯救，神学院里的教授却坚持用很多很多德国人的名字，把他们学生的思想搞糊涂了，而不是传讲基督简单的福音。但今天另外一种想法常常是占了上风。福音传道人，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福音传道人，真正宣告圣经所包含的那不受人欢迎的信息的人的话，他们就越来越意识到，他们根本不能没有了这些被人看不起的神学教授。宣扬一个人不能相信是真实的福音，这是没有用的；用多少感情上的呼吁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关于这个事实的问题是不能总是去回避的。基督从死里复活，还是没有从死里复活？圣经是可靠的，还是假的？换言之，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话再一次要受到重视。我们开始明白基督的工作是如何多方多面；眼睛不再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如果基督教护教受苦，肯定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就是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要受到伤害。
但如果我们要有基督教护教学，如果我们要捍卫真道，这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捍卫真道？
首先，它所针对的应该不仅是教会外反对的人，还应该针对教会内的反对者。反对圣经的人，当他们进入到教会的围墙之内，他们不是变得没有那么危险，反而是变得危险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很清楚现在人会普遍提出反对意见。人们说，最要紧的，让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争论；让我们忘记我们小小的神学分歧，全部人都一道重复保罗所唱的基督徒之爱的颂歌。当我听到这样的呼吁，我的基督徒朋友们，我想我在这些呼吁当中能相当清楚分辨出撒但的声音。有时候这声音是从很好的，确实是基督徒的嘴里发出，就像在凯撒利亚腓力比，这声音是从十二门徒最大的那一位的嘴里发出来的一样。但这仍然是撒但的声音。
有时候它是用相当欺骗的手法临到我们。比如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普遍被认为是福音派基督教会其中一位领导人的人这样说，这话是在一天敬拜聚会的高潮时说出来的。这位讲员，用我能记得住的原话说：“如果你们在你们自己邪恶的心里搜捕异端，你们就没有时间去搜捕外面的异端分子了。”
就这样，试探是藉着一个好意之人的口临到。用这位讲者的字眼，“异端分子”，和帮助他们的人，就是那些冷淡主义者，控制了这句话在其中出口的教会，就是美国的长老会，正如他们控制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更大型的更正教教会那样。一个人如果反对这些人，就会很快开始去搜捕异端了。他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忠心，很快他就要反对这些人了。
但是不是像这位讲者暗示的那样，在教会里对基督忠心，在一个人自己内在的生命里培养圣洁，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我的朋友，这种暗示不是真的，而是假的。一个人如果情愿在外面敌人面前否认他的主，他就不能成功在他自己生命里搜捕异端对付罪。这两场战斗是紧密相连的。一个人除非也投身在另外一场战斗中，否则他是不能在这一场争战中打胜仗的。
还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只要跪下一同祷告，我们在神学上的分歧就会消失了。嗯，我只能说，这种对福音是真是假这个问题毫不关心的祷告，并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它是在临门庙里下拜。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事情！相反，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进入那一种祷告，在当中，我们看到有形教会可怕的光景，看到今天控制着它的不信和罪，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在教会里反对这个时代潮流的人，按照实情直面这些事实，把这些事实摆在神面前，就像希西家把亚述大军威吓的信摆在他面前一样，谦卑求他赐下回答。
还有，人说我们不应当在教会里卷入争论，而是要向神祷告求复兴；不要护教，而要去传福音。嗨，你们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复兴，对要传的福音是什么这个问题无动于衷的传福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福音？这不是按新约意义说的复兴，不是保罗说，“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句话时指的传福音。不，我的朋友，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协同一致的，不可能是真正的传福音。人几乎不能得救，除非传福音的人能和保罗一道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每一次真正的复兴都是在争论中诞生的，并且导致更多的争论。自从我们的主说，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以来，情况就一直确实如此。当神把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赐给教会，你们知道我会想到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我们不知道那有福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来到。但是当那有福的日子确实来到，我想我们能说出它要带来的至少一个结果。在那日，我们会听不到任何说教会里的争论是恶事的话。所有这些都要像被大洪水卷走那样被扫掉。一个有信息传讲，如被火烧着的人，是决不会如此可怜无力地说话的，而是要在各样拦阻基督的福音的那些自高之事面前，带着喜乐无惧地传扬真理。
但人对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参与教义的争论，而应该去寻求永生圣灵的能力。几年前我们庆祝五旬节，当时我们的长老会正卷入一场冲突，问题的要点是关于圣经的真实性。教会是要坚持，还是不要坚持它的牧师要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在作决定的时候，看起来人们几乎是要回避问题，就按着圣灵的题目讲了很多布道。你们以为那些布道，如果真是按着那种方式传讲，会得到他们讲的那一位的认可吗？我的朋友啊，我恐怕不会。一个人如果试图回避圣灵赐给我们的这本宝贵的书是真还是假的这个问题，他就难以领受圣灵的能力。
还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讲道应该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我们可以传讲真理，而无需攻击谬误。但如果我们听从这个意见，我们就要合上我们的圣经，放弃它的教导了。新约圣经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一本辩论的书。几年前我和一群人在一起，他们是美国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里教导圣经的老师。这个国家其中一位最出名的神学教授作了发言。他承认，不幸的是，对于保罗书信里的教义存在着争议；但是他实际上是在说，保罗教训的真正精髓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里基督徒爱的诗歌；如果我们只要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鼓舞人的诗歌上，我们今天就能避免争论了。作为回应，我不得不说这个例子选得是特别糟糕。那首基督徒爱的诗歌是位于一段很伟大的辩论性经文的中间位置；如果保罗反对在教会里展开争论反对谬误，这首诗歌就不会写出来了。这是因为他心里因人错误使用属灵恩赐而着急，他才能够写下这首荣耀的诗歌。所以教会里总是有争论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基督徒说的每一句真正伟大的话，都是因争论而有的。当人被迫采取立场反对错误，他们就兴起，为了捍卫真理升到真正伟大的高度。
但是在捍卫真道，回应教会内外对真道的攻击时，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捍卫方法呢？
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只有时间讲两件事。第一，捍卫，以及它所涉及的护教，应该是完全公开和光明正大的。我刚才说了，我相信争议是有用处的。但在争论的时候，我确实要努力遵守黄金准则；我想别人怎样待我，我就确实要怎样对待别人。我喜欢参与的争论是那种完全坦诚的争论。
有时候我去到一群相信现代主义的人当中。一个人起来站在讲台上，友好地看着听众说：“弟兄们，我想我们都认同这点”——然后开始无情地践踏我心认为至宝贵的一切事情。他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受到了伤害。我感到受伤，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由表达与我不合的主张。我感到受到伤害，是因为他称呼我是他的“弟兄”，在调查之前，就想当然认为我是认同他要说的话。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一种争议，就是人站起来，站在讲台上，望着听众说：“这是谁？我看到那些荒谬的基要派人士里的一个人闯进一群受过教育的人里面了。”然后接着用尽在同义词大辞典最令人不快的那部分里能找到的各样下流的话谩骂我。当他做完这事，我并不感到太过不安。我甚至能够忍受人把“基要派分子”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尽管我一辈子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坚持那存在于世界上已经有1800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的人，会突然被人变成一种“主义”，被一些人用古怪的新名字来称呼。要点就是，说话的人至少是尊重我，意识到我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有极大的不同。我们是完全明白彼此的观点，我们可能不能作弟兄（我反对贬低这个词），却很有可能作好朋友。
第二，捍卫真道应该是带着学识。仅仅谴责，这并不构成论证；人在成功驳倒对手的论据之前，一定要对他努力要驳倒的论据有所认识。在这样的争论中，人品应当被置于幕后，分析对手的动机，在当中不应该占有什么位置。
在美国，这个原则肯定是不断受到在教会里鼓吹现代主义或冷淡主义立场的人的侵犯。他们对此的侵犯远超那些捍卫神话语的人对这个原则的违背。然而很奇怪的是，后者却受到谴责。占据主流的现代主义冷淡分子常常对他们的对手展开最猛烈的肆意谩骂，然而他们却被人称作是甜蜜，美好和宽容。捍卫圣经，以及教会历史上一贯立场的人，说话一直是带着客气，尽管是明明白白加以反对，却被叫作“苦毒”和“极端”。我想起一位很有智慧的美国印第安人，据说是怎样总结记载白人和他的族人之间战争史的用词的（我是几个月前在《星期六晚邮报》这本美国杂志上看到这个记载的）。这位印第安人说：“你们赢的时候，按照你们的历史，这就是一场‘战斗’；我们赢的时候，这就是一场‘屠杀’”。
我想，在每场冲突中，不受人欢迎的一方总是受到这样的待遇。肯定这是我们今天得到的待遇。人们发觉，践踏以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人为代表，为这如此不受人欢迎的主张说话的人，这是使自己变得广受大众欢迎的一种有效途径。
然而我认为，我们不应当感到灰心。如果在教会充斥不信和背叛的日子里，神叫我们来承担一点点基督所受的凌辱，我们应当看自己得到尊荣，肯定的是，对于我们明明白白捍卫真理，警告谬误的做法，我们不应当有丝毫放松。毕竟和基督的称赞相比，人的称赞是不值分文。
但肯定的是，我们应当努力让自己摆脱人指责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对手有罪，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自己也有罪的理由。
要捍卫基督教信仰，反抗目前对它的强力攻击，这并非易事。对真理的认识是必需的，我们也需要清楚了解现代主义思想中敌对真理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人可能会提出一条最后的反对意见。要求人，比如在他们为事奉作预备的时候，了解人说的那些反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话，这岂不会给人的灵魂带来可怕的危险吗？我们只是学习真理，而不去认识谬误，这岂不是更安全吗？我们回答：“当然这会更安全。”毫无疑问，生活在自以为幸福的环境里，对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这会安全得多，正如留在安全的掩体里，而不是大大冲锋陷阵，登上山头，这会更安全一样。也许用这样的策略我们救自己的灵魂，但是主的敌人仍占据着战场。今天这场理性方面的争战确实是一场极大的争战；每一个卷入这场冲突的人，都有致命的危险在等着他。但这是耶和华的争战，他是争战中伟大的元帅。
确实有一些危险，是我们应当回避的－特别是我们去认识那些人说的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事情，却对为此作辩护的事情没有任何真正有系统认识，这是很危险的。比如，一个预备要进入事奉的人，如果只上在其中教授追随占据主流的自然主义观点的神学院，他就是让自己遇上这样的危险了。这样的学习意味着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人并不认为那赐给他作属灵喂养的历史性基督教信仰，是值得他认真思考。这是我建议人应当去比如韦斯敏斯德神学院，这所我有幸来服务的学校读书的唯一根据。我不是要他对反对历史性信仰的事情视而不见，但我是在对他说，合乎逻辑的顺序是学习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才专门去看反对它的事情；我还要告诉他，学习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的方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听反对它的人怎样说，而是要充分聆听那些尽心尽意相信它的人怎样说。在这样做了之后，在我们的学生完成了全课程，对圣经包含的奇妙真理体系有了系统认识之后，此时他们越听反对它的声音，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越好的捍卫真道的人。

所以让我们求告神，在今天为我们兴起真正捍卫基督教信仰的人。我们生活在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场大争战当中，争战的武器是理性的武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数以百万计我们的同胞，他们拒绝基督教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并不认为基督教是真实的。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当如何行？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教会过往的历史学到一个功课。在过去1900年中，人对基督的福音提出理智上的反对意见，这并非是第一次。人过去是怎样对待这些反对意见的？是回避，还是面对？答案是清楚写在教会历史中的。人面对这些反对意见。神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兴起传福音的人，向大众作呼吁，也兴起基督徒学者，迎接理智上的进攻。我的朋友，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基督教信仰不是在黑暗里，而是在光明中兴旺发达。在学问上偷懒，这只是对付不信的骗人药方；真正的解决之道是把理智的能力归为圣，用它来服事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不要为结果担心。在过去1900年间，有很多时候人预言，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古旧的福音就要遭人永远遗忘。然而福音又再度发旺，把世界点燃。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也会这样，按着神看为好的时间，按他的方式。基督福音的代替品真是很糟糕的。教会已经被骗走上了“小径草地”，现在正在“绝望巨人”的大牢里呻吟。能向这样的教会指明那条翻越山谷，通往神之城的笔直大道的人有福了。
基督徒的学识和传福音
有一天我们的救主在井边坐下。他和一位有罪的妇人交谈，指出她生活的痛处。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时这位妇人很明显想要转移对她自己生活中罪的注意，就问了一个关于在什么样的正确地方敬拜神的神学问题。耶稣怎样回应她的神学问题？他是不是就像现代的信仰工作者那样，把它放在一旁？他是不是对这妇人说：“你在逃避真正的问题；不要用神学的事情自寻烦恼，还是让我们回来看你生活里的罪。”根本不是这样。他最完全地回答了那个神学问题，仿佛那妇人灵魂的得救就是取决于她能不能得到正确答案一样。在回答那个有罪妇人时，在回答现代信仰工作者认为的那个转移视线的问题时，耶稣是在进行在整本新约圣经中的一些最深刻的神学教导。按照耶稣的说法，对神正确的观点，不是仅仅在得救以后才会有的事情，而是对得救来说很重要。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他的宣教布道作了一个宝贵总结。他通过说明帖撒罗尼迦人得救时归向何处，以此来作总结。他们归向的仅仅是一种生活的计划吗？是按照当代的意义，把信心和知识分裂，以为人相信一位他根本不认识的神，或者对他的看法使得对他的信心变得荒谬的“单纯的信心”吗？根本不是。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归向基督的时候，是归向一套完整的神学体系。保罗说：“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的耶稣。”
“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这就是神论。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就是基督论。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这是神在历史中超自然的作为。
“就是耶稣”——这是我们主的人性。
“救我们脱离将来忿怒”——这是基督教关于罪的教义和基督教关于基督十字架的教义。
新约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例子可以多得无法数算。新约圣经并没有给那些把信心和知识分裂开来的人，那些荒谬地认为人可以信靠一位他根本不认识的神的人一丝安慰。很多人今天看不起的“教义”，新约圣经把它称之为福音；新约圣经看它是决定拯救的信息。
但如果情况是这样，如果人的得救取决于基督作为救主传给人的信息，那么我们正确领会这信息，这很明显就是非常重要了。这就是基督徒学识的切入点。基督徒的学识很重要，好使我们可以直接，完全，清楚传讲耶稣和他的爱的故事。
在这一点上，人确实会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可能问，福音岂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吗？太多的学问研究，岂不会遮盖了它的简单吗？这种反对意见是源于一种对学问的错误看法；它是源于一种观念，就是学识使人变得晦涩。情况完全相反。无知才是晦涩的，但学识让混乱变为有序，按事情的逻辑关系安置它们的位置，让信息清楚发光。
确实有一些福音传道人，他们并不是学者，但学识对传福音来说仍然是必需的。首先，尽管有一些福音传道人，他们并不是学者，但最伟大的福音传道人，好像使徒保罗和马丁路德，他们是学者。其次，那些不是学者的福音传道人，要依靠学者来帮助他们正确传讲他们的信息；真正的传福音是源自基督教学问伟大的支持积累。
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留心的。按照新约圣经，生活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企图把这个次序颠倒，这只能带来绝望和灵性的死亡。让我们不要自欺。基督徒的经历对于传福音来说是必需的；但是传福音不不仅仅是把在传福音的人自己心里发生的事情复述出来。确实，如果我们只能讲基督为世界做了什么，为教会做了什么，而不能讲他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就是很糟糕的。但如果我们只能讲我们自己生活的经历，我们也是很糟糕的见证人。基督徒传福音不仅仅是一个人去到世人那里说：“看看我，我的经历多么奇妙，我多么快乐，我彰显了何等奇妙的基督徒美德；如果你们只要完全让你们的意志降服，顺从我所说的，你们都可以像我一样那么好，那么快乐。”很多信仰工作者似乎认为传福音就是这样。他们对我们说，我们能通过我们的生命传福音，不需要通过我们说的话来传。但他们错了。人不是因为我们荣耀基督徒美德的彰显而得救；他们不是被我们经历的感染而得救。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向他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可能作神是用来拯救他们的工具。不，我们一定要向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藉着把他表明出来的福音，人才能得救。
如果你们希望你们的心灵健康，如果你们要成为把健康带给其他人的工具，不要总是把你们的目光转向你们自己里面，仿佛在那里你们可以找到基督。不，把你们的目光从你们自己可怜的经历上移开，从你们自己的罪离开，转向按照福音传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只有当我们转移离开我们自己，归向那被举起的救主，我们致命的伤才能得到医治。
我的朋友，这是同样的古老故事——属血气的人的同一个古老故事。人今天努力，就像他们一直在努力那样，要自己救自己－用他们自己降服的举动，用他们自己信心的卓越，用他们自己生活神秘的经历自己救自己。但这全然是虚空。与神和好之道不是这样得来的。只有按照那古老，古老的方法才能得到－就是留心那很久以前一次就永远成就的事，就是接受在那里一次永远为我们的罪取得赎罪的永生救主。哦，愿人离开他们自己的经历，归向基督的十字架，以此来寻求得救，愿他们离开宗教的现象，转向永活的神！
只有一种方法才能成就此事。这方法在研究宗教心理学里是找不到的，它在“信仰教育”里是找不到的，它在对一个人自己灵性状态的分析里是找不到的。哦，不是这样的。它只有在那配得称颂的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里才能找到。这话语是生命的话语。神在当中说话。让我们专心听他的声音。让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明白这道。让我们用尽心思学习它，让我们尽心珍惜它。然后让我们努力，非常谦卑地把它带到尚未得救的人那里。让我们祈求神，不仅荣耀信使，还荣耀信息，尽管我们不配，他却使用我们不配嘴唇说出来的他的话语，把它变成生命的信息。
2011年7月23日星期六阅读整理
